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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班了，我和几个同事相约去钓
鱼。含山虽然是座小县城，城里城外河
塘却不少。如果去城南得胜河，从我们
公司骑车要花半小时。我们便选择公
司往东，那里有一座水塘，呈圆形，周
围树枝婆娑。水塘北面是一家公司，南
面是农宅，东西塘岸丈许宽，四五十米
长，几乎被人种满了各种蔬菜。在这里
钓鱼，即使夏日，看看周围绿油油的景
色，心里也会感到丝丝清凉。不远处一
位老太太正从塘里舀水一勺勺往菜地
泼洒。不知不觉夕阳的嫣红光彩渐渐从

塘里散去，树木间，鸟的叫声显出疲态，看着天色渐渐
暗下来了，没有收获的我们决定收竿，调换阵地。

公司西面有一条河浜，这里比较热闹，因为河的
一边是住宅区，一些吃过晚饭的居民，喜欢沿着河岸
的绿化带走路锻炼，时常有好奇者凑过来看钓鱼者的
收获，再议论几句。立桥上站满了垂钓的人，过桥时我
看见一只红色塑料盆里面放着两条鲫鱼，鱼脊背闪着
青亮色，有三、四指宽，显得厚实。钓鱼者是位中年汉
子，他把鱼钩放在水草间，握着鱼竿在一巴掌宽的水
面不停抖动，这种钓法是我不习惯的。我们选择在河
岸上钓，这里垂钓，能钓到些小鲫鱼。不多时，我钓上
了一只螺蛳，这只贪吃的螺蛳被我钓起时，红蚯蚓被
暗褐的椭圆形厣紧压着，这也是我能钓上它的原因。
我没能在这条河浜里钓
到小鲫鱼，就不得不佩服
人家的钓鱼技术。
钓鱼者喜静，通常我

和同事默默注视着水面上
各自的浮漂，只有当鱼竿
腾起之时，大家的眼光才
会在空中聚焦，不管有鱼
或没鱼，小鱼或大点的鱼，
都会评论几句。

差不多一年了，有时
结伴而去，有时独自一人，
在水塘或者河畔，消磨落日
时光。看鱼儿上钩，自然欣
喜；倘若白来一趟，也不懊
悔。白天工作，已经劳神；傍

晚时出来钓
钓鱼，是换
心情，进入
一种悠悠然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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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打的"

叶永烈

! ! ! ! 几 年 前
曾经到新加
坡旅游，走马
观花，算是从
“面”上了解。

今年 !月，我住在新加坡友人家中，算是下马看花，从
“点”上深入了解新加坡。

友人家在新加坡最繁华的商业街乌节路附近一幢
"#多层的公寓楼。由于她不是新加坡公民，不能购买
政府提供的价格适中的“组屋”，而只能租公寓楼。她家
$%#平方米，两房一厅两卫，每月租金 &%%%元新币，相
当于 '万元人民币。我问她，如果买下来要多少钱(她
说，'%%万元新币，相当于 $)%%万元人民币。
在我看来，买得起或者租得起这样高价公寓的人，

似乎不会去乘坐地铁、公共汽车，绝大多数会拥有私家
车。我的友人此前在美国等地方，她都曾拥有私家车。
可到了新加坡，却没有买私家车。我问她为何？她摇头。
她说原因是新加坡的进口轿车太贵了。新加坡地小人
多，外来人口又很多，按照新加坡的收入，家家户户都
有能力购置私家车。这么多的车一上路，新加坡就成了
一座“堵城”。正因为这样，新加坡政府提倡公共交通，
严格限制私家车。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加重轿车的进
口税，使车价涨了几倍。比如新加坡宝马轿车的价格比
美国高 &倍。此外，新加坡还采取类似于上海高价购置

吃秋的日子
李兰弟

! ! ! ! 有人说秋天是
诗画的季节。看那秋
天，溪水清澈，波光
潋滟，山清水秀。稻
谷泛金，葡萄溢紫。

枫叶红似火，芦苇白若雪。大自然以
大手笔，大气派，写就韵味无穷的诗
章，绘出色彩鲜艳的画卷。

我说秋是吃的季节。走出城
市，走进山乡。你会看到红红的柿
子挂在枝头，摘下一棵软柿子，甜
到心里，那边树上鲜的秋梨，吃一
只，美在心里。山坡上很多苹果树，
摘下一袋你随便吃。如果你的家在
乡村那更好，到田里掰几个鲜玉
米，放在锅里用小火慢慢地煮，记
住，要用农家的灶台，用柴火来烧，
那样烧出的玉米又香又甜。有时间
的话，你带上小儿，到地里挖一些

红薯，在院子的中间架一堆柴火，
等柴火烧成木炭灰时，你把红薯埋
在柴火灰里，等上十几分钟，闻见
红薯的香味，再挑出来，吹吹上面
的灰，剥开皮，呀，真香。你还可以
帮家里到秋田里，把成熟的花生挖
回来，你抢先抓下来一大把，还是

放到柴火烧的锅里，添上山涧水，
放入新鲜的花生，再放把盐，放些
香料，煮熟了之后，你捞出来，剥开
吃吧，真正的五香花生。
小时候，每到秋满田野之时，我

就会挎着小竹篓，带着妹妹，走到村
东头的田里，扒上几个鲜玉米，摘上

一个大南瓜。回到家后，我用柴火生
起火，在锅里放上玉米，南瓜，红薯，
鲜枣，几十分钟后，熟了，满院都飘
着秋的香味。母亲吃着锅里的食物，
说：“这秋，真好。”
吃是秋天的一大美事，因为秋

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城里的秋天，
摆在街头，一盆盆鲜花装点城市，在
城市里寻吃，就不要去酒店了，因为
酒店太贵。秋天的吃，以吃螃蟹为最
隆重之事。买回一些清水大闸蟹，邀
上两三个好友。煮螃蟹要捆扎，不然
肉质就松了。蘸吃的作料，无非就是
姜、糖、醋、酱油这几样合成，姜末要
细，但又不是姜泥，用白糖先渍一
下，再加入老陈醋，调匀后，再倒些
酱油，酱油不能多，否则会杀掉蟹
味。味精更是不能放。在欢声笑语
中，一大锅螃蟹被消灭光了。

支撑
言子清

! ! ! !报摊的老徐是熟人，
望着我手中的伞要修，他
说，一旁便是 &!岁的许师
傅修伞点，每天下午 '点
钟来，蛮准时的，有次为赶
时间，跌了跟头，如今右胸
还贴着伤痛膏药呢。
这里是小区北面

的进出口内侧。翌日
下午 ' 点还差几分
钟，我到时，许师傅已
将载着工具和材料的
自行车架在那里，在绿化
深处的老地方，找出那把
他专用的竹扫帚，将工作
场地清扫干净，坐下干活。
他坐的凳子，是一块放在
水泥墩边沿上的小木板。
水泥墩一对，置于这进出
口的两边，墩的正中竖插
着旗杆般的东西，专为挂
横幅用的，小区特色。
在我之前，已有两人

在等许师傅了。他是安徽
巢湖人，来这个城市已 '%

多年。原在一家制伞厂做
工。艺高腰杆硬，那年不知
为点啥，他与厂方一次算
清，拿了 "万元，走人，乐
颠颠地，定时定点在一些
社区修伞。质优，价廉，诚

信，生意一直不错。许师傅
的老伴在老家务农，顺带
照应 '个女儿家庭。没后
顾之忧，许师傅自己在这
儿住着每月租金 ')%元的
陋室，修伞时放着随身带
的收音机，定格无锡台频

率，全身心融入这个宜居
城市了。百姓说，让许师傅
修伞，是看“专家门诊”。

我外出时没风雨意
识，那天走出市图书馆时
遇雨，朋友借给我折叠伞，
伞收拢时被我弄坏了，现
在被逼上街来修。

许师傅给我修伞时，
报摊的老徐走来，
对许师傅说：“他用
惯弯把老式伞，这
把折叠伞是借来
的，一定要修得漂亮点。”
有个买报的年轻人，匆匆
在老徐的报摊径自拿了份
固定的报纸后凑过来，打
趣地说：“过去戴望舒先生
用的是油纸伞，在《雨巷》

里走都不会坏，还‘希望逢
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
怨的姑娘’呢；现在的折叠
伞怎么会弱不禁风啊？”
老徐轻轻地在年轻人

的背上打了一下：“小家伙
净说调皮话。”

许师傅笑着对年
轻人说：“那么，我考
考你：这伞面靠什么
支撑？”

年轻人昂着头
说：“钢条七根。伞是七角
形的嘛。”
“不对，”老许将坏伞

打开，说，“细细看吧，伞面
一共由三十五根钢条、钢丝
加一根把柄支撑。如果其中
某个节点坏了，伞会瘫痪。
增加折叠功能的同时增加
了伞的娇气。”

许师傅将我的
伞察看一番后，对我
说：“你明天下午 '

点钟来拿伞。”
我说：“你先给别人修，

我在此等吧。”
许师傅说：“你伞断了

的这种型号钢丝手头没
有，要带回家里修。”
年轻人说：“你那么多钢

丝，找根代用不就得了。”*
“不，”许师傅说，“输

血必须用同一血型，伞的
零件还是同一品牌好。”
这时，许师傅是蹲着的，

他的“凳子”让给一位来修伞
的老年女士坐了。

由支撑伞面的零件，
我想到了支撑许师傅信誉
的是什么……

车牌的政策，而且比上海
更严厉，新加坡要通过竞
拍获得“拥车证”，目前已
经涨到 +万元新币，即 ,%

万元人民币，使用时间只
有 $%年。到期之后，还得
重新竞拍“拥车证”，轿车
方能上路，所以新加坡平
均每 ")人才拥有一辆轿
车。

由于她家没有私家
车，我在新加坡乘坐地铁、
公共汽车，也曾多次“打
的”———新加坡叫出租车
为“德士”。新加坡出租车
的起步价为 '*" 元新币，
相当于 $&元人民币，而上
海的出租车起步价为 $,

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不
过，新加坡的车费要加
$!-的消费税。我从乌节

路到樟宜国际机场，约 .)

公里，车费 "%元新币，相
当于 $%%元人民币。应当
说，跟当地物价相比，新加
坡出租车的车费，还不算
很贵。

然而我的友人告诉
我，从乌节路到樟宜国际
机场是“出城”，即离开市
中心，出租车价格
不贵。从樟宜国际
机场到乌节路是
“进城”，那就要贵
许多。为什么同样
的路程，方向不同，价格相
差很大呢(经她指点，我才
注意到在市中心交通要道
路口，建有“!”状“牌坊”，
上面横写“/01”三个字
母。“/01”，即 /234567894

07:; 169498< 的缩写，即

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新加
坡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市中
心建立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的国家。在高峰时段，汽车
进入市中心，从 /01“牌
坊”下经过，就会被自动收
取费用。不同的车辆收费
不同。我看到 /01“牌坊”
上方显示，轿车收 "元新

币，相当于 .%元人
民币；大巴士收 '

元新币，相当于 .)

元人民币。新加坡
采取这样的措施，

限制车辆进入市中心。由
于市中心住宅昂贵，很多
人通常住在市中心之外，
每天驾驶私家车进市中心
上班，过一个路口收一次
费，累计费用相当可观。新
加坡政府就用这样的措施
限制私家车。
我看到出租车挡风玻

璃下方，有一个方匣子，那
叫“=>”，即带现金卡的车
载读卡器。出租车从 /01

“牌坊”下经过，/01自动
从“=>”中收费，而出租车
则把费用加在乘客的车费
之中。所以我住在市中心

乌节路附近，每当从市中
心之外“打的”回家，车费
会猛然增加。

/01 在交通高峰收
费期间，“牌坊”上方亮着
灯。在非高峰期间（通常在
晚上 +时之后），不亮灯，
表明不收费。据统计，新加
坡总共有 !% 个 /01“牌
坊”，其中 "+个位于车流
量最大的市中心商业区的
通道上。

自从得知 /01 的作
用之后，我开始注意
/01，拍摄了许多 /01“牌
坊”照片。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新加坡的 /01也给
上海、北京治“堵”提供有
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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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前曾听说某某作家书被“ 断章
取义”移文窃字，最后通过法律途径来
讨一个说法。笔者每每听到这类剽窃之
事总感觉离我很遥远，也许是隔岸观
火，没有切肤之痛。

没想到，类似的事今天竟然也发生
在我身上。前几天，闲暇之余，偶尔打开
电脑上网浏览了一下，发现自己一部于
$??!年创作出版的描写另类爱情的诗
集“人性的爱魂”（整部书）在没有得到本
人授权的情况下挂在两个知名商业网站
上，以电子书的形式在“叫卖”，更让我想
不到的是书中的作者竟然不是我，被换
成了“周某某”，我以前只听说剽窃他人
书中章节，从没听说整部书换一个原创
作者的名字。更让人哭笑不得得是，其中
一网站在外卖电子书的网页下方还留有
一行醒目的文字：“版权所有，侵权必
究！”这究竟是谁在侵权谁呵？又是谁要
追究谁呢？

其实，"%%%年“人性的爱魂”我曾节选了近十首
诗早已挂在“榕树下文学网站”上；同年，该诗集同时挂
在“蒲公英诗歌网站”上；"%%,年整部诗集授权于“中
文在线”文学网站上刊载，其后此诗以组诗的形式在
“上海诗人”诗刊上也刊登过。我几经努力，最后两个知
名商业网站将该书和周某某作者名从主页上撤了下
来，但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赔偿说法。

无独有偶，我后来在“百度”打上自己的诗句：“有
一些反叛的故事@只能在青灯下编导、延伸……@我们在
白骨堆中长眠修身@修一个女人的爱@修一个男人的魂@

修一座相爱的坟茔@坟茔上飞满了花蝴蝶@因为垒石上
有一束永不凋谢的红玫瑰……”。“百度”后一显示，屏
幕上竟然跳出近百条由他人引用编进各自属于他（她）
们的诗歌中公开发表。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在当今数字信息时代，转抄文

字是否属一种正常现象，抑或是抄录者本身的生活经
历对他人作品中的意境产生共鸣，随即成为自己思想
并将其作品一字不漏地编入自己的作品。事后，我在思
忖，无论是整部书被更换作者名字，还是章节被他人转
抄，其原创者还在世能发现讨一个说法，如一旦原创者离
开了人世，没有当事人过问、也没有被他人发现，这可能真
的“有一种反叛的故事，在青灯下编导、延伸了……”，那文
学作品的原创归属岂不是成了千古之谜了？

摆
姿
势

刘

鹏

! ! ! ! ! ! !周修荣
闲谈海外电影

（传统民间艺术）
昨日谜面：严子陵归隐蛰
居
（四字电力广告语）
谜底：光伏入户（注：东汉
隐士严光，字子陵）

给土地治!癌"

张帮俊

! ! ! !石头，一丛丛、一
堆堆地蹿出土壤，嶙
峋而狰狞。在石头与
石头的缝隙间，土层
薄而贫瘠，庄稼苗稀

疏瘦弱。这种现象就是“石漠化”，它被称为“土地癌症”。
“石漠化”是指在我国贵州等喀斯特地貌区，受

烧山伐林、开垦荒坡等人为活动干扰，地表植被遭受破
坏，水土严重流失，溶岩大面积裸露或砾石堆积的土地退
化现象。对于外地旅行客来说，石漠可能是一种难得一见
的风景。而对于出生和居住在石漠里的人，却是外人难以想
象的生存困境。石漠化地区，贫困和石头纠缠在一起。人
们为了争夺一分半亩田，不得不在石头缝巴掌大的地
块里精耕细作。有人戏称这里是“乱石旮旯地，牛都进
不去。春耕一大坡，秋收小几筐。”
要想治愈土地“癌症”，还得在这个石头上想办法。

有些地方将石头从土壤中
挖出来，垒成一道道堤墙，
变废为宝；另外就是想办
法保住水土，那么就得多
种树，多种草，实行“坡改
梯”，修建有小型水利水
保设施A 使生态的修复能
力增强B 这样才能将石头
山变良田。同时，为了增
加农民收入，大面积种植
牧草、花椒、砂仁等果林。
任豆树是绿化石山的优
良速生树种，它们发达的
根系像一块块大海绵，牢
牢地把水分控制住，它的
木材还是家具制造和交
通运输的优质用材。专家
说：“只有石漠化地区的
山地全部覆盖了森林植
被，危害才能逐步减轻。”
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里
将不再是“穷山恶水”而
是“山清水秀”！拆 黄佩玲


